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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诸昆补考 

徐宏图 

【摘 要】浙江与江苏昆山接壤，是昆剧最早流传地之一。昆腔支派之多，为全国各省之最，计有杭嘉湖的“兴

工”、宁波的“甬昆”、金华的“金昆”、温州的“温昆”、绍兴昆剧等多种，它们各具特色，为昆剧的生存与发展作

出巨大贡献。前人与时贤的著述，包括各种辞书，虽有所介绍，然遗漏与舛误仍然不少。本文试作逐一补正。 

【关键词】浙江；兴工；温昆；甬昆；金昆；补正 

浙江是昆剧最流行、支派最多的省份，计有“兴工”、“甬昆”、“金昆”、“温昆”、“绍兴昆剧”等多种。对于这些支派，《昆

剧发展史》、《中国昆剧大辞典》等专著与辞书，虽有选择地予以介绍或解释，然遗漏仍然不少。现补说如下: 

一、“兴工”补说 

“兴工”，指嘉兴并包括杭州、湖州一带的昆剧支派。只有《昆剧发展史》提及，仅称其为嘉兴地区的昆剧支派，未作具体

解释。这里补说两点: 

1. 这里的“兴”虽然指“嘉兴”，因嘉兴是海盐腔的诞生地，离苏州最近，昆剧历来兴盛，最早形成昆剧支派，被称为“兴

工”。但同时也包括与它接壤的湖州、杭州两地，因这两地曲家与嘉兴曲家关系密切，他们经常参加嘉兴唱曲活动，嘉兴曲家亦

经常参加这两地的唱曲活动，可见三地为同一支派，不可以把它们排挤在外。 

2. 这里的“工”，是指“工尺”，即笛声中所吹工尺的“工”，曲调之意。嘉兴人称当地昆曲为“兴工”，称苏州昆曲为“苏

工”。关于二者的定义与区别，庄一拂先生解释说: “我们现在所谓‘南词昆戏’，有着‘兴工’和‘苏工’两种。‘兴工’是嘉

兴地区人士所研究的昆曲，只重一字一唱，字字着力，句句咬正，一板三眼，丝毫不苟，完全凭持着自己的丹田之气，按规就

矩，不用吊板和吊眼，有一分力量唱一分戏，这种唱法独具有海盐腔的余绪。‘苏工’是苏州人士所研究的昆曲，唱重于做，字

句之间，轻轻跃过，常用吊板、吊眼，笛声也就显得悠扬了，因此，‘苏工’可以串，走上戏剧排场，虽然身段繁琐，不碍于观

众的好感。‘兴工’在唱的尺寸上，只能是曼声缓度，始见功夫，串演则非其所长了。”
①
吴藕汀《昆曲在嘉兴》说: 嘉兴笛师许

鸿宾原只吹“兴工”的，民国十年以后，有些曲友登场串演，改唱“苏工”，以致“兴工”消失。因学习兴工，出外度曲颇不方

便，如上海、苏州笛师只晓得“苏工”而不会“兴工”，除了自带笛师，否则就无法演唱。尤以江苏朱少甫、王怡然来嘉兴后，

“苏工”逐渐代替“兴工”，许鸿宾中年之后不得不改吹“苏工”，所以他有“苏工”与“兴工”两套吹法。 

二、“温昆”补说 

温州昆剧，简称“温昆”，因温州古为“永嘉郡”又被称作“永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此“永昆”与眼下永嘉昆剧团的

简称“永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可相混。因此，还是提“温昆”为好。 

温昆的渊源，有人称是“海盐腔”的“遗响”，谓其“声调与苏州昆班的唱法不同，这些古剧的声调自成一个体系，质朴无

华，明快粗犷，行腔的速度比苏州正统的昆曲快了两三倍。从历史渊源来考察，我们认为这就是海盐腔的遗响。”《昆剧发展史》

                                                           
基金项目: 2009 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浙江昆曲演出史论》部分成果，批准号: 09DB14。 

作者简介: 徐宏图，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国戏曲史、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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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未作否定。其实，这是昆山腔传入温州后，受当地艺术环境、欣赏习惯等因素及其它剧种的影响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与“金

昆”、“甬昆”等其它支派所遇到的情形是一样的，至于“海盐腔”，仅受其某些影响而已。另从以下史实也可获得证明。 

明嘉靖三十年，王叔果作《张瓯江表叔新制拍板成索诸友题赠刻之戏占一绝时张以尚宝谪官淮运》诗载温州已用昆山腔演

奏《紫箫记》传奇云: “句板频催怅别筵，新声低按紫箫篇。春风吹入昭阳去，应念当年李谪仙。”
②
王果叔( 1516 － 1588) ，

字育德，永嘉英桥里人，进士出身，嘉靖三十年，因丁父忧而居家。诗中称昆山腔为“新声”，当是对海盐等“旧声”而言，因

王叔果于嘉靖二十六年( 1547) 曾在南京从国子监祭酒程文恭、太常卿欧文庄游，接触过新兴的昆曲，对于在温州行之已久的

“海盐腔”，难免生厌，于是另谋“新声”。后在七律《寿碧山弟六旬》中再一次提到“新声”云: “试按新声作酒寿”。此处《紫

箫记》当是嘉靖年间人创作的剧本，而不是汤显祖的《紫箫记》，因据《半山藏稿》的编序，上引诗作于嘉靖三十年，距离汤于

万历六年( 1578) 作《紫箫记》有 27 年。据诗的后二句来看，可能是串演李太白的戏剧题材。 

这时期温州的昆曲演员有来自苏州者，时人何白( 1562 － 1642) 《秋日刘长孙同诸君子集江心寺，座有吴姬及歌儿行酒，

分行歌字》诗云: “直须呼酒邀明月，不用临风恨激波。白发清衫肠欲断，龟年檀板秦娘歌。”
③
一些善唱昆曲的苏州士子也曾

到过温州，何白《赴吊郑中丞送朱生还吴，朱以善讴称》所记“朱生”即是，诗云: “此地逢君又别君，雁山明月虎丘云。尚

余一掬西州泪，欲和吴趋不忍闻。”
④
“吴趋”犹“吴歈”，指昆曲，作者于万历二十三年( 1595) 除夕客居南京，在朋友吴皋倩

招待的宴会上听苏州子弟唱昆曲时所写的《乙未除夕》诗，即有“灯前艳曲度吴趋，天涯风俗传荆楚”之句可知。总之，温州

昆曲传自苏州不必怀疑。 

三、“金昆”补说 

“金昆”是金华( 包括衢州) 昆剧的简称。出现于晚明，盛行于清初。至清中叶，除普通的昆班外，还有许多坐唱班与“太

子班”。此外，还与高腔、乱弹、徽调、滩簧、时调同班演出，组成“三合班”、“二合半”班。至二十世纪初，还有近二十个昆

班，形势尚好。只是到了抗日战争前后才急剧变化，但也不至于如《昆剧发展史》所说: “到了抗日战争之前，只剩下‘金联

玉’和‘黄金玉’两个，苟延残喘，无法支持，最后是‘宣平昆剧’残存一线。”其它书籍大多据此照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形

的，故补说如下: 

所谓“宣平昆剧”即于 1934 年由宣平( 现归武义县) 业余昆唱班“翕如堂”改成的“民生乐社”，属于半职业性的演出团

体。像这类班社，当时的金华，绝非只有一班，略举数例如下: 

叶联玉班。在金、衢一带享有盛誉，俗称“金衢昆腔之玉”，与高腔名班“叶文锦”齐名，流传有“要听高腔叶文锦，要看

昆腔叶联玉”、“文锦戏文老，联玉本子多”等口碑。衢州一带的迎神赛会活动均以重金聘其演出。所演剧目，正本戏有 36 本，

常演的有《荆钗记》、《琵琶记》、《金印记》、《连环记》、《浣纱记》、《风筝误》、《奈何天》等;民国二十一年(1942)，叶有福病逝，

由其孙润芳接任。抗战军兴，戏班转入山区演出。 

何金玉班。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十四年定名“何金玉”。以行头好、脚色齐见称，名角有吴有富、陈明钱等。上演

剧目有大型正本戏 43本，折子戏 100 多出，常演的有《奈何天》、《风筝误》、《金棋盘》、《十五贯》等。足迹遍及金华、衢州、

严州、处州所属各县，凡盛大庙会，必请何金玉班献艺，在历次“斗台”中常常取胜，一直至 1952 年才散班。 

夏李太子班。1925年创办于李渔的故乡兰溪县夏李村，创办者为李渔后裔李华圃(1886～1955)，1915年毕业于浙江政法专

科学校法律系，1923年当选为省议员，因无心从政，1925年回乡组建“夏李太子班”，又名“慎修堂昆腔班”，主要演员除了他

本人及子女外，其余均为村里的戏曲爱好者，约 40人，名角有李庆锋、李忠全、李之光等。演出剧目有《奈何天》、《风筝误》、

《摘桂记》、《长生殿》等，演出于严州、衢州、金华各县。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停办。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0 年重建，改班

名为“夏李昆剧团”。 



 

 3 

童邵和昆班。清嘉庆年间创办于兰溪金家村。筹建于清乾隆年间，请苏州一位姓周老艺人教唱昆曲，时称坐唱班。后延师

教演，登台演出，才取名“童邵和”。光绪年间受到金华知府表彰，赠以“芄兰式谷”匾额一方。历时二百多年，至抗日战争时

期才暂时辍演。民国三十六年( 1947) 恢复演出。解放后重建，改称“兰溪金家昆剧团”。1961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文教

战线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奖状。1997 年 6 月 20 日，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专题播放本团演出的《断桥》、《雪里梅》

等片断。 

此外尚有兰溪伍家圩昆班、金华曹宅石井堂昆班、金华娱萱堂昆班、金华千人安太子班、东阳巍山坐唱班、武义永乐会昆

班、建德义业庆会昆班等，不一而足。总之，金昆至抗战前后，断非只有“宣昆”一脉。 

四、“宁昆”补说 

“宁昆”即宁波昆剧的简称。学术界一提到“宁昆”，一般均从清乾、嘉年间说起。其实，早在明万历年间已有昆剧家班。

万历十二年，屠隆罢官回乡即置家班，曾演出自作的《昙花记》。其它尚有鄞县余有丁家班( 见《甬上耆旧诗》卷十八) 、屠本

畯家班( 见《四明谈助》卷九) 、施翰家班( 见《四明谈助》卷二十) 。明末清初有郑遵谦家班( 见《东南纪事》卷六) 。清

康熙及雍正年间，宁波昆剧渐盛。据《看山阁续集·诗》卷三载，康熙年间，鄞县宋野柏办昆班一副，颇有名声。其间，李渔

家班曾于宁波、舟山一带演出，著名演员乔复生即客死在这里。雍正时，慈溪裘琏作杂剧 4 种，传奇 17 卷，其中《女昆仑》

远传海宁长安镇一带演出，清陈鳣《新坡士风》有诗云“见说长安诸子弟，至今解唱女昆仑”可证。 

五、“绍兴昆剧”补说 

关于绍兴昆剧，《昆剧发展史》只提“调腔班听昆剧”一句，不作任何解释。《中国昆剧大辞典》一字未提。其实，绍兴昆

剧何止是调腔班里有。不去说明万历昆剧创作三大派，绍兴一带即占有一派;也不去说《陶庵梦忆》“严助庙”所记梨园演出昆

剧之盛况。即以清咸丰十年前出现的绍兴“昆弋武班”即颇有名。据姚民哀《南北梨园略史》载: “上海当前清咸丰十年西人

拒走李秀成后，江浙富绅庶民佥以上海为桃源，点缀升平，市面日盛一日，彼时姑苏之昆班、武班 ( 原注: 此武班系绍兴武班，

非京班) ，因乱离星散，难以集成。”可见，其时上海除了有苏州昆曲文班外，还有来自绍兴的昆弋武班。 

绍兴昆班兼唱弋腔，且侧重演武戏，讲究开打，场面热闹，故又称“昆弋武班”。此处的“弋腔”是指吹腔，昆弋武班艺人

又称之谓“咙咚调”，统称为“弋腔”; “武班”是与“文班”相对的称呼，江浙人向称昆剧为文班戏，绍兴昆弋班以演武戏为

主，故以“武班”称之。昆弋武班除在绍兴、苏州两地演出外，也到上海演出。至同、光年间，绍兴昆弋武班又有了一定发展。

据顾笃璜《昆剧史补论》引绍兴昆弋武班老艺人汪双全回忆，当时绍兴昆弋武班今知其名者有“锦绣班”、“鸿福班”、“鸿秀班”、

“小蕊芝班”等，均为江湖班。除“绵绣班”的情况不明外，其余三班情况如下: 

昆弋鸿福班。领班汪宝有，绍兴人，有“浙江武班泰斗”之称; 浑名杨梅，故班名又称“杨梅鸿福”。至迟于清同治年间组

建，演员大多为绍兴籍。曾至苏州老郎庙梨园公所挂牌，苏州织造部堂捐银登记，故其全称为“钦命织造部堂姑苏昆弋鸿福班”。

该班在同治间所保留之传统单出戏约四百出，光绪间犹有二百余出，其中弋腔文戏有《昆山记》、《杀错八出》等十多出，弋腔

武戏有《杀嫂》、《打店》、《蜈蚣岭》、《神州擂》、《杀侩》等二十多出。所保留之整本长靠戏有《三国戏》、《隋唐戏》、《岳传戏》、

《英烈戏》等，大多唱昆腔。当时昆弋武班演出，武戏一般多于文戏，约占六成。 

昆弋鸿秀班。一名浙西昆班。组建年代不详。同治十三年( 1874) 曾到上海演出昆腔善戏《活佛图》、《同胞案》、《西方路》、

《保婴福报记》、《红蛇记》、《借谷记》、《穷极图》、《绿林图》等。光绪二十七年( 1901) 腊月，中蕊芝班解散，全班三十余人，

除汪双全参加鸿福班、身段教师参加迎凤班外，其余均并入鸿秀班，此时领班为大花面林明善。次年春节后，沿水路相继到苏

州、昆山、太仓、湖州、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及金山、上海、松江、嘉定、南汇、闵行等巡回演出。其间，曾至苏州老郎

庙挂过牌，并用“姑苏鸿秀班”名义在苏州一带演出，还向苏州织造部堂挂牌捐过银洋，在戏班灯笼上书有“钦命织造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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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这是由于按当时的行规，外地昆班不到苏州老郞庙挂牌是不能在苏州一带营业演出之故。所演剧目以武戏为主。光绪二

十九年(1903)冬，鸿秀班营业清淡，嘉兴姚寅卿邀鸿秀班武旦陈玉麟为领班，重行组班，易名“文武全福班”，仍循水路，演出

于杭嘉湖一带。 

昆弋小蕊芝班。先于清光绪二十年( 1894) 由原绍兴昆弋鸿福班老艺人金凤春发起，并与山阴县东浦镇东港村的汪文茂、

汪德源以及唱堂名的杨长生合股，招收 38 名学员组织小科班。领班金凤春，山阴县东港村人，原鸿福班武丑。文戏教师施方

庆，绍兴人，原系鸿福班鼓师，主授唱念，能戏极多，弋腔戏路尤宽。身段教师郁宝生，萧山县人，原鸿福班武生，文武皆能，

善使单、双刀，诨名黑皮老生。武功教师金元福，绍兴人，绍兴武班科班出身。培训五个月后，即于本年七月初一取名“昆弋

小蕊芝班”，乘船赴浙西演出，首演于湖州菱湖荻港。演出戏目标程序是先文后武，先小武戏后大武戏。次年正月，再度赴湖州

双林、严家湾、新市、菱湖一带演出，连演二个月后，再赴嘉兴、嘉善、杭州以及松江、苏州、上海等地演出，其路线与鸿福、

鸿秀、锦绣诸班基本相同。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因学员年龄渐长，易名“昆弋中蕊芝班”，赴苏州演出，曾至城内老郎庙挂

过牌，还向苏州织造部堂挂牌和捐过银洋，在灯笼上题“钦命织造部堂”六个大字。光绪二十七年( 1901) 腊月散班，人员绝

大部分并入姑苏昆弋鸿秀武班。 

六、“高腔、乱弹班中的昆剧”补说 

浙江昆剧除上述支派外，各高腔班与乱弹班中的昆剧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昆剧发展史》只提及调腔与婺剧中的昆剧，

《中国昆剧大辞典》只提及温州乱弹与黄岩乱弹的昆剧，虽然其中立有“台州昆腔”一条，但因无据可依，难以成立，仍然置

于“乱弹班”之中。可见均有疏漏或差错。补说如下: 

1. 关于调腔中的昆腔戏。早在《陶庵梦忆》中已提及。至清代，调腔班除能演唱整本昆腔戏如《渔家乐》等与折子戏如《白

罗衫》等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在整本调腔剧目中夹唱一两折昆腔，如《西厢记》各折都唱调腔，惟“佳期”唱昆腔。又如

《铁冠图》各折均唱调腔，惟“刺虎”与“别母乱箭”两折唱昆腔。此外，在调腔剧目中还可插演一、二支昆曲，如《游龙传》

就插唱［上小楼］与［下小楼］两支昆曲。调腔班所唱昆腔，因受调腔影响，有的剧目如《借茶》带有一定的调腔味，速度快

些，音乐粗犷些。少数剧目如《思凡》、《出塞》等唱腔音乐近似吹腔。调腔中的昆腔剧目如上述提及外，尚有《活捉》、《刺虎》、

《伯嚭回营》、《下山》、《儿孙福》、《大赐福》等。 

2. 关于宁海平调中的昆腔戏。关于宁海平调的渊源，或云来自新昌调腔，或云传自宁波甬昆，迄无定论，但与昆曲合班演

出却是事实，据考，平调中至今尚保存南昆曲牌有［醉花荫］、［画眉序］、［尾犯序］、［红绣鞋］等 26 支。昆腔剧目有《辞宴》、

《洞房》、《盘夫》、《惧父》( 以上《琵琶记》) 、《偷诗》、《赶船( 秋江) 》( 以上《玉簪记》) 以及《西厢记》、《拜月记》、《贩

马记》等 20 多种。 

3. 关于婺剧“三合班”中的昆腔戏。“婺剧”是解放后的称呼，是由高、昆、乱、徽、滩、时六种声腔组成的剧种; “三

合班”( 高、昆、乱) 、“二合半”( 昆、乱、徽) 是清道光前后的称呼，原先当各自独立成班的。高、昆年代较早，兼演也较

早，早期的西安高腔、侯阳高腔、西吴高腔很可能是兼唱昆腔戏的。因情况不明，暂时撇开，专讲三合班时期兼唱情况。 

婺剧“三合班”主要有“东阳三合”、“衢州三合”两种，它们是由高、昆、乱三种各 18 本老戏组成，否则不能称“正三

合”。这 18 本昆曲剧目为:《琵琶记》( 2 本) 、《金印记》、《摘桂记》、《白蛇传》、《火焰山》、《通天河》、《花飞龙》、《铁冠图》、

《兴周记》、《金棋盘》、《摇钱树》、《太平春》、《双狮图》、《九龙柱》、《双比钗》( 2 本) 、《荆钗记》。以上 18 本中《太平春》

以下六种为幕表戏，其它十二种与普通昆班相同，以《琵琶记》最出色。“二合半”班所演昆腔戏则只有《太平春》等 6 种幕

表戏。 

“三合班”所演昆腔戏，除唱普通的昆曲外，有时还唱“昆弋腔”，这是长期与高腔合演的结果，如西安高腔《贵妃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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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水令］、［清江引］及《对花八仙》、《五福八仙》的［香桂引］、［普天乐］、［粉蝶儿］、［泣颜回］等曲，皆唱昆弋腔。徽

班艺人称其为“龙宫调”，或称“吹腔”，乱弹班则称“乱弹尖”。其实，西安高腔的唱腔音乐早已渗入部分昆腔与吹腔的音调，

尤其是曲牌的引子和尾声，带有浓厚的昆腔或吹腔味，以至乾脆把“引子”称为“昆引”。 

此外，温州高腔也兼唱昆剧，如《白罗衫》、《双子鱼》、《天冠图》即用昆曲演唱。 

4. 关于乱弹班的昆腔戏。 

浙江的乱弹剧种众多，除婺剧外尚有下列几种都有昆腔戏: 

(1) 浦江乱弹中的昆腔戏。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被称作“花雅同本”。所谓“花雅同本”，是指花部戏与雅部戏共存于

一个剧本的现象，有人称之为“大拼盘”，如《白蛇传》，其中《游湖·借伞》或唱皮黄、或唱昆曲; 《成亲》主要唱二黄，《盗

草》、《水斗》主要唱昆曲; 《断桥》唱昆曲，《祭塔》又唱二黄。浦江历来盛行昆曲与高腔，清乾隆、嘉庆年间，随着浦江乱弹

的兴起，昆腔、高腔演员不得不冲破严谨的门户，开始与乱弹演员同台合演，不久，高、昆、乱“三合班”及昆、乱、徽“二

合半”班问世。当年浦江口头禅“若要乱弹真，能演三本高腔四本昆”云云，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真。浦江乱弹在与昆剧同台演

出时，不仅吸收了昆曲的曲调与曲牌，有的还插入昆曲的头与尾，组成“昆头—乱身—昆尾”的特殊现象，如《别母乱箭》、《古

玉杯》、《昭君和番》、《贵妃醉酒》等戏。另有《山伯访友》中的滚唱，也有乱弹与昆曲的交融关系。久而久之，这种唱腔结构

形式即成为浦江乱弹“乱弹尖”的常用演唱准则。解放后，昆剧名旦吴有富应聘到衢县新春婺剧团去教《悟空借扇》等戏，也

属这种现象。“花雅同本”演出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一种必然现象，曾在戏曲的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浦江乱

弹功不可没。 

(2) 温州乱弹中的昆腔戏。有两种情况: 一是大戏与折子戏，瓯剧是多声腔剧种，包含有高、昆、乱、徽、滩、时调六大

声腔。84 本传统大戏中属于昆腔戏的有《连环记》、《雷峰塔》、《渔家乐》3 本，此外尚有《琵琶记》、《玉簪记》、《杀金记》及

不少折子戏。二是插曲，即在高、乱、徽中插曲夹唱昆曲，如在高腔戏《雷公报》中夹唱［皂罗袍］、［驻马听］、［五供养］、［园

林好］、［江儿水］、［川拨棹］、［端正好］等，更多则是在乱弹腔中插唱“昆头”、“昆尾”，与浦江乱弹相同。 

(3) 台州乱弹中的昆腔戏。台州原有单声腔昆腔班，但情况不明。自清乾隆开始，因受冲击而依附乱弹与宁海平调，乃改

称“乱弹班”。可考者，清中叶，仅黄岩一县有“一品玉”、“大连庆”、“老乱弹”3 班，至清末民初，增至 28 个班。其中能演 

20多本昆腔。常演的昆腔剧目有《连环记》、《拜月记》、《西厢记》、《白兔记》、《琵琶记》、《长生殿》、《十五贯》、《铁冠图》、《玉

簪记》、《渔家乐》、《绣襦记》、《雷峰塔》、《白罗衫》、《三夭桃》、《蜜蜂记》等 20 个全本戏及《扫秦》、《跪池》、《单刀会》、《坐

堂训子》、《火烧净寺》、《水斗》、《断桥》、《梳妆》、《和番》、《送京娘》等折子戏。 

(4) 平阳和剧中的高腔戏。和调出自温州平阳县，原称“和调班”，兼唱高、昆、乱、徽、滩、时调六种声腔，能唱 84 本

传统大戏，其中属于昆曲的有《白罗衫》、《素珠记》、《曾头市》3 种。此外还有《琵琶记》等其它剧目。 

七、浙江诸昆非“草”皆“花” 

昆曲向有“幽兰”之称，无论声腔、语言与表演，均属高雅艺术。纵观浙江诸昆，可谓是流派纷呈，各放异彩; 扎根民间，

四季飘香。尽管在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所发展与变化，却绝没有改变其“花”的特性，依然馥郁妖艳，令人陶醉。然而，于上世

纪五十年代“戏改”时，有人竟将除杭嘉湖及绍兴一带的昆剧称之为“正昆”外，其余均被贬称为“草昆”( 案: 并非时下所

谓“草根”之草) 。其理由有三: 一是多在“草台”演出; 二是唱腔草率，“不正规”，“不纯粹”，以各地方言唱昆; 三是与其

它声腔剧种同台演出。其实，这三条一条也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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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所谓“草台”，即农村临时搭建的戏台，不是农村戏台的全部，仅是一种补充。农村主要演场所不是草台而是庙台，

庙台或建于宫庙，或建于宗祠，每村至少有一座。平时演戏一般都在庙台进行，只有到了重要节日，如春节、元宵、三月三庙

会等，因全体村民参与，原有的庙台容不下观众，才临时搭建，演毕即拆。无论草台或庙台，都是昆剧及其它民间戏曲的演出

场所，昆剧在草台与庙台演出的剧目与规格没有两样，不能因为在“草台”演出就称它为“草昆”，反之则称为“正昆”。再说，

所有民间戏曲均曾在草台演出过，为什么单称昆剧是“草昆”，却不称京剧、徽戏为“草京”、“草徽”呢? 这显然不合情理。昆

剧与其它剧种一样，诞生之初都是一种民间戏曲，长期演出于农村庙台或草台，绝不可能一开始就在红氍毹上演出的，你能说

它是从“草昆”发展成为“正昆”吗? 

其次，所谓唱腔“不正规”、“不纯粹”，这是一种静止的说法。须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水磨昆腔从昆山流向外埠之

后，因受当地语言、欣赏习俗等因素影响而出现的某些变化，如字音直吐，不作反切; 板眼紧促，难以舒缓等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样才能满足流入地观众的审美需求。把这种必要的变化而斥之为“不正规”、“不纯粹”，甚至怀疑其“花”

的本质而贬其为“草”，不仅不慎重，而且不科学。至于说“以各地方言唱昆”则更不符事实，因为浙江诸昆凡曲唱均尽可能用

近似“中州韵”的苏州官话，从不用当地方言，只有念白，除用“苏白”外也用方言，俗称“方言白”。从昆曲的传入过程及演

出实践也可证明这一点，据林科棠《金华之昆班》载: 金华、兰溪一带人学昆，除了请苏昆艺人教习五年之外，还得进苏班跑

龙套一年才可回金组班演出，“故当时金华昆班之唱法，道白，做工，行头，与苏班一般无二。后台乐工，如鼓手、笛师，亦均

系苏人”。戴不凡《金华昆腔戏》( 载《华东戏曲剧种介绍》第二集) 也有相类记载，并称其苏昆的“嫡亲儿子”。如建于清乾

隆年间的兰溪“童邵和”昆班，最早即请苏州一位姓周老艺人教唱，初无乐器伴奏，立地而唱，称“立唱班”; 继配乐器，改

立为坐，称“坐唱班”; 最终登台搬演，称“剧团”。
⑤
又如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兰溪“伍家圩”昆班，最早也是请苏州一位昆曲

串客传授的，发起人为兰溪伍家圩的伍老三，初为“坐唱班”，后由其侄儿伍祝庚接管，即登台搬演，演出剧目有《白蛇传》、《花

飞龙》、《火焰山》、《飞龙凤》等。
⑥
上述两班的唱腔与苏班并无大异，至少在演唱南曲所据字调相同，除平上去三声外，保存了

入声字; 声母保留浊母字，没有卷舌母字; 韵母闭口交如“监咸”“纤廉”“侵寻”等三个韵部，都已并入“寒山”“天田”“真

寻”等三个韵部等诸方面与苏班相同。惟受方言的侵润，带有“金华味”罢了。因通俗易懂，节奏加快，富有生活气息，更受

当地观众欢迎。 

第三，所谓“与其它声腔剧种同台演出”，这根本不能成为浙江诸昆沦为“草昆”的理由。众所周知，清中叶乱弹迅速兴起，

昆曲受到冲击，逐渐失去优势，至晚清即不得不与乱弹、高腔、徽戏合班同台演出。如金华昆班，凡与高、乱合班的称“三合

班”;凡与乱、徽合班的称“二合半”。它们虽然合班却不合种，始终保持独立性，演出时，昆是昆，乱是乱，仍然以单声腔演

出，无论“三合班”还是“二合半”，均必须能独立演出十八本昆剧。温州昆剧与温州乱弹同台演出时，亦保持独立，单独演出

的昆腔戏有《连环记》、《渔家乐》、《雷峰塔》三本正统大戏及出自《琵琶记》、《荆钗记》、《西游记》、《烂柯山》等的折子戏。

甬昆曾一度与徽班及调腔合演，亦无不保持独立。可见，同台演出只时权宜之计，演出时绝没有被对方所同化，依然追随“正

昆”规格，何由谓之“草昆”? 

总之，所谓“草昆”的理由无一成立，均不堪一击。难怪此论一出，即遭到金昆艺人的反对，纷纷撰文予以驳斥。如武义

昆剧团章志鹤《武义县的昆腔班、社和剧团》一文说: “‘金昆’艺人一贯以唱昆腔为荣，把昆剧雅称为‘霓裳曲’、‘宋元遗音’、

‘阳春白雪’等等。近年来‘金昆’的称谓被‘草昆’取代。据查，‘草昆’的名称来历是五十年代戏剧界的某一同志在谈及昆

剧时偶然说及的。不仅昆剧观众未曾听说此事，昆剧艺人也不知其详。”
⑦
意谓:“草昆”之名，从前闻所未闻，只是个别人信口

开河而已，不可相信。又如陈新田主笔《浦江戏曲志》“昆曲”条曰: “在浦江流传的昆曲，属苏州昆曲的支脉，大约在清嘉庆

之前就已传入浦江。后来地方上人虽叫‘草昆’，但仍保持着苏昆的清柔婉转、细腻优美的特点，给浦江乱弹的声腔、剧目、表

演以很大的影响。”
⑧
宁波昆剧与温州昆剧的老艺人亦有同样的呼声。可事至今日，仍有一些人不顾事实，依然称其为“草昆”，

甚至写进《中国昆剧大辞典》。昆曲既有“兰花”之雅，其种类再多也不会质变为“草”，充其量只是“声各小变，腔调略同”

而已。强然称其为“草”，显然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历史甚久，明潘之恒《亘史》就曾把昆山一带的昆曲奉为正宗，把嘉兴以

南的昆曲贬称为“逾淮之橘”，更远地区的则不屑一提，可见偏见之深。既然如此，如今理当纠偏扶正，还其应有的尊称与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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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庄一拂: 《论浙江海盐腔在戏曲上的地位及与嘉兴“兴工”的关系》，载《浙江戏曲史料汇编》( 浙江艺术研究所，1986 年) 

第 4期( 内印) 。收入《海盐腔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4 年版 95 页。 

② ( 明) 王叔果: 《半山藏稿》，见蔡克骄点校: 《王叔果集》，黄山书社，2009 年版 62 页。 

③④ ( 明) 何白撰、沈洪保点校: 《何白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 569、377 页。 

⑤ 兰溪市文化志编写组: 《金华市文化志·戏曲卷》( 1986 年内部编印) 兰溪市部分 10 页。 

⑥ 金华市文化局: 《金华文化志资料》( 1986 年内部编印) ，第二辑 13 － 14 页。 

⑦ 武义县戏曲志编辑室: 《武义县戏曲志》( 1986 年内部编印) ，第一册 11 页。 

⑧ 浦江县戏曲志编辑室: 《浦江县戏曲志》( 1987 年内部编印) ，77 页。 


